
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始末

马向东

　　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, 其形状

象一片树叶, 柄部是瑞丽县,西、南、北三面与缅甸接壤。在瑞丽县

的最南端,有一个名叫雷允(原译垒允)的傣族小村寨,与缅甸隔河

相望,鸡犬相闻。半个世纪前,中国规模最大、设备最先进、产量最

多的飞机制造厂,就曾奇迹般地出现在雷允这个中缅边境上鲜为

人知的地方。

在当地一位年近七旬的傣族老人带领下, 我们来到雷允飞机

制造厂遗址, 今为国营瑞丽农场雷允分场所在地。由水泥浇注的停

机坪宽阔而平整, 飞机跑道依然那么笔直、坚实。经傣族老人引导,

我们找到了当年工厂的冷却车间,以及厂部大楼的遗址, 在厂部大

楼的基础部分,清晰地刻有“1939”及该厂的英文缩写字母。这位傣

族老人五十多年前曾参加过建厂工作,并向我们回忆了许多当时

建厂的情形。

望着眼前这片灌木丛生、树林杂错的平地,蓝天的白云之下,

四周一派寂静、空旷、凄凉的景象, 任何人都难以将它与当年人声

鼎沸、机声轰鸣的飞机制造厂联系起来。但是,拨开没膝的野草,那

锈迹斑斑的机器零件、形状各异的混凝土块却历历在目。距此不远

的中缅界河——南畹河上, 两个高大的桥墩耸立在河两岸,河水哗

哗流淌,仿佛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诉说着一段神秘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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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从杭州到雷允:战乱中的奔波

垒允飞机厂, 全称“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”。其前身是设在杭州

笕桥的“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飞机制造厂”,系中美合资经营

的军工企业, 简称“中杭厂”,美方为当今以生产“麦道”飞机而著称

于世的道格拉斯公司。七七事变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为保证其绝对

空中优势,于当年 8月 14 日轰炸了杭州中国空军基地, “中杭厂”

岌岌可危,遂于 9月 3日迁至武昌南湖机场,复又迁汉口。截至撤

退杭州前,“中杭厂”共组装、检修美式战斗机 111架。�

1938年 8月,日寇进攻武汉, “中杭厂”被迫再次南迁至昆明。

10 月, 所有员工及家属约 3000人辗转抵昆, 机器设备则取道香

港,由海路运至越南海防港口,拟经滇越铁路转运昆明。� 然而,法

国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, 封闭了滇越铁路,这些机器设

备不得不继续在海上颠簸, 向西驶入缅甸仰光港口。

在日寇大举进攻下, 我国政治、军事重心向西南部转移,祖国

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。出于抗战需要,及早恢复飞机制造厂的生产

能力,尽快加强我国空军的实力已迫在眉睫。鉴于“中杭厂”屡次迁

移均不能长久立足的教训, 军事委员会认为,厂址的选择务必着眼

于长远,寻求一个比昆明更为安全稳妥的地方,经反复权衡,最后

确定在滇西极边的雷允建厂。原因是:雷允地处中缅边界,远离抗

日战场,可最大程度地避免日军威胁; 其次,雷允位于南畹河与瑞

丽江交汇处, 沿江而下,可经缅甸八莫、腊戍、曼德勒而达出海口仰

光,雷允附近有当时全国唯一的国际陆路通道——滇缅公路, 交通

运输,尚称便利。另外,雷允是一个通常不为世人知晓的少数民族

居住地,偏僻闭塞,利于保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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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 12月,“中杭厂”先遣人员开赴雷允进行拓荒、测绘工

作。随后,员工、家属以及滞留在缅甸仰光的机器设备也陆续运抵

雷允。该厂中美员工与当地傣族民工齐心协力,紧急施工,一座座

厂房、一排排职工宿舍拔地而起,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, 一个颇具

规模的飞机制造厂便奇迹般地出现在中缅边境线上。1939年 7月

1日, 雷允飞机厂正式建成投产。同时在附近修建了一个简易飞行

场,称为南山飞行场。

二　机厂警卫官的回忆

程先登先生曾任雷允飞机厂的警卫官, 他于 1939年 9月到

职,在机厂担任警卫工作共两年多,对机厂的历史了若指掌。回想

起那段不平凡的往事, 他感慨万端,嘘叹不已。

据程先生回忆, 雷允飞机制造厂分为“监理处”和“厂部”两大

系统。监理处是国民政府派驻厂内的最高行政监督管理机构, 从政

治、军事上对全厂加以严密控制。首任监理钱昌祚,继任邢契辛(当

年中国四大空军少将之一)。监理处之下, 设政训处、特别党部、警

卫大队。1940年 10月,机厂遭日机轰炸,增设防空指挥部,专门从

贵州调来一个高射炮排。而厂部则专门负责生产技术业务,美国飞

机制造专家韩达任厂长、总工程师, 设计课主任由美国人格林担

任。� 厂部之下,设有生产科、供销科、安全和管理科等机构。各科

科长是中国人, 科长之下的大领班(相当在车间主任)由清一色的

美国技工担任,中国技工则充任小领班(相当于车间组长)。生产科

是该厂最大的一个科,是生产中的骨干,负责生产、计划、管理、调

配等工作,下有金工部、冷作部、装配部、木工部和动力部等,每个

部相当于一个车间。全厂生产经营管理,严格按当时西方高水平的

管理方法和高效率操作程序进行,工人大多来自江浙一带,文化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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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非常高,故投产以后,生产进展很快。

飞机厂的南部是美方人员的住宅区,依山傍水, 景色秀丽。过

去的小洋楼早已毁损, 现仅存一排水泥浇灌的壁炉烟囱, 整齐地排

列在绿色的草地上,烟囱上布满野草,有一个烟囱内竟长出一棵枝

叶繁茂的菩提树, 令人感到历史与自然是那么无情, 从来就不是按

照人们的意志而发展。不过,从这些烟囱遗址倒是可以看出, 来到

中缅边境的美国人,依然保持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, 尽管此地属亚

热带,他们却还要使用壁炉。

程先生是从昆明航校调到该厂警卫大队的,负责机厂保卫,对

厂内重要设施、路口昼夜进行巡逻守卫,并在通往厂区的道路中设

置堵障,检查一切出入人员车辆。程先生初任分队长,后升任副中

队长。他说: “警卫大队是一个营的架子,共有军官二十余人, 除一

个中队长是湖南人,我是云南人外,其余军官都是蒋介石的浙江同

乡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,蒋介石对飞机制造厂十分重视。”�

三　最兴旺的黄金时期

雷允飞机制造厂在投产的一年多时间里, 便以惊人的速度制

造出各式军用飞机 100余架。这些飞机的发动机全靠美国进口,其

他零部件由厂里自行加工, 然后进行整机装配。此外,雷允厂还对

军用飞机进行检修。蒋介石的“西科尔斯基”号水陆两用座机也曾

到该厂大修。据说这架飞机是墨索里尼送给蒋的。� 当时全厂职工

增加到近三千人, 几乎是“中杭厂”的三倍。 

现侨居美国的叶肇坦先生, 原为雷允厂中方高级技术管理员。

当叶先生在海外闻知云南省将编写《云南军工志》时,特从大洋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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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寄来了自己在雷允厂工作时的回忆录, 还有几张珍贵的历史照

片。叶先生在回忆录中说, 雷允厂投产后, 规模、设备、员工都比在

杭州期间有很大发展,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,也是当时中

国飞机制造业“最兴旺的黄金时期”, 因为全厂员工拧成一股绳,没

日没夜的拼命工作,目的就是一个:抗日救国。

雷允,傣语即“山城”之意,相传两千多年前傣族古代著名国王

“召武定”� 的都城就曾设在附近的小山上,今遗址犹存。随着时间

的推移,雷允逐渐被人们所淡忘。但是,自从飞机制造厂修建在雷

允之后,雷允再现历史辉煌,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,同样进入“黄

金时期”。

为保障飞机制造厂生产、生活物资的供应和对外通讯联络,国

民政府决定在南畹河上修建一座铁索大吊桥,该桥全长 200多米,

宽 10米, 桥面可容两部长车并行, 使雷允南可经水陆两路达缅甸

出海口仰光, 东可沿滇缅公路而抵云南省会昆明。各种物资源源运

来,车水马龙,繁忙异常。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,美国商船来往穿

梭于上海、天津与缅甸仰光之间,为雷允飞机制造厂职工提供百货

和副食品,以获取暴利,甚至甘冒风险,直接从美国本土、东南亚国

家运来生产原料或生活用品。

当时处于中缅边境一带的滇西地区是令人生畏的“瘴疠之

乡”,疟疾、伤寒、痢疾、霍乱、回归热、鼠疫等十多种能致人于死地

的疾病年年流行。� 建厂之初, 部分员工和警卫士兵曾患恶性疟

疾,从发病到死亡仅数小时。疾病对全厂员工构成严重威胁。为清

除这一隐患, 国民政府在雷允耗用巨资兴建了一所高水平的职工

医院,病房、办公室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,医生从美国教会医院、

留美学生、国内各大医院的名流中高薪聘请。如后来全国口腔科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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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夏良材、廖韫玉,四川医学院卫生系主任姚寻源等人, 就曾在职

工医院工作过。� 该院所用的一应器械和药品, 均从美国进口,配

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“爱克斯光”机,并使用刚刚问世不久的、价

格比黄鱼还贵重的“盘尼西林注射液”(即青霉素)。该院有医护人

员百余名,床位 200余张,救护车 4辆,其设备、医疗水平当时在国

内堪称一流。职工医院也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诊治疾病。同时,还

在雷允设立了邮局和电报局,以沟通雷允与外界的通讯联系。

1939年 10月,也就是雷允飞机制造厂刚投产三个月, 日本帝

国主义的情报部门便侦知该厂的所在,立即派出 36架轰炸机对雷

允飞机制造厂进行狂轰滥炸, 致使部分车间被毁, 十余人炸伤。

1940年 10月 26 日下午 1 时许,日本 27架大型轰炸机再次飞临

该厂上空,轮番对厂区投弹,造成员工死伤百余名,厂房和设备遭

到严重破坏, 被迫停产达一年之久。�

1941年 2月, 雷允飞机制造厂恢复生产,至年底,组装生产霍

克式、莱茵式、P40型军用飞机数十架。12月 8日, “珍珠港事件”

爆发,美日两国正式开战。雷允飞机制造厂的美方工程师、技术员、

医务人员陆续奉召回国,该厂从此由中美合资经营改为中方自营。

在雷允飞机制造厂两年多的生产期内,共组装生产各式军用飞机

两百多架 , 其中 P40型战斗机是中国空军、美国来华志愿飞行部

队(即陈纳德“飞虎队”)的主要机种。同时, 它还圆满完成了对中国

空军、“习虎队”、驻缅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检修和大修任务。

四　日军进犯时的撤退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 日寇迅速南进,数月之间连陷香港、菲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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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、马来亚,继之出兵缅甸, 垂手而得仰光, 切断了滇缅公路,向中

缅边境长驱直入。整个抗战局势骤然巨变, 原来远离抗日战场的滇

西大后方,一跃而为抗日前线, 雷允飞机制造厂首当其冲, 面临着

一场难以逃脱的劫难。

十万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,由于当时的种种历史原因, 遭到

空前的惨败。1942年 4月 28日,日军快速部队偷袭缅甸北方重镇

腊戍得手,通向中国的门户顿时洞开。日军以疯狂的速度向中国边

境推进。东距腊戍不到200公里的雷允,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锋芒之

下,情势万分危急,因为日军机械化部队从腊戍到雷允只需七八个

小时。

在仓促和混乱中, 雷允飞机制造厂开始了最悲壮的一次, 也是

最后一次迁徙:向保山撤退。

大部分机器设备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沉入南畹河中, 一些搬

不动的大型机械, 只好连同厂房一起炸毁。整个厂区爆炸声惊天动

地,火光四起,顷刻间变成一片废墟。南畹河上的铁索大吊桥, 也在

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中颓然坠落江底。

怒江以西的滇缅公路上,难民、散兵、商人、华侨、各机关厂矿

人员潮水般阻塞于道, 雷允飞机制造厂的职工家属们也夹杂其间,

呼儿唤女声和汽车马达的轰鸣震撼山谷,数里之外可闻。一眼望不

到尽头的人流,艰难而缓慢地经芒市、龙陵、惠通桥向保山东撤。

1942年 5月 3日,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我西南国门畹町

镇。4日,经化装的日军突击队混入撤退的人流中,企图偷袭惠通

桥。中国军队发现后,果断炸毁惠通桥, 及时挫败了日军的阴谋。�

但是,雷允飞机制造厂的部分员工家属也被隔在了惠通桥西岸,有

少数逃到缅甸,流落异国他乡。

6月,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昆明设办事处,共收容雷允飞机

制造厂撤来的职工 1000余人,其他则下落不明。航委会被迫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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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散“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”的决定。�

50多年过去了,雷允飞机制造厂的历史依然鲜为人知。然而,

它对抗日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,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也占有不可

磨灭的地位。该厂的兴衰,也为雷允这个偏僻的傣族小村寨增添了

一段不平凡的经历。如今,德宏人一提起雷允,就有一种神秘感,有

关飞机制造厂种种神奇的传闻, 也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(作者单位: 云南省德宏州政府史志办公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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